
兰台世界 2012·1月上旬兰台世界 2012·1月上旬

1924年 10月中旬，直奉间的战斗仍未

见胜负，处于对峙中。10月 11日，吴佩孚亲
自督战山海关，意在统一各军击溃奉军，但第

二军司令王怀庆、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所部按
兵不动，战争仍徘徊在山海关一带。吴佩孚命
令王怀庆、冯玉祥火速进军从侧面牵制奉军，
但两位司令不听从调遣，战局开始对直军不

利。因此，吴佩孚于 10月 18日向大总统曹锟
报告称：暂行总退却，以试探王、冯之真意，据
情势可免去王、冯两司令，再图后策。对此曹
锟同军事处长陆锦审议后答称：无此必要，应

彻底击溃奉军。吴接此答复后愤然采取攻势，
计划突破奉军防守，然未能立刻挽回颓势。
另一方面冯玉祥、王怀庆观望战局变

化，同驻热河的米镇标、驻通州的陕西军第
一师长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等暗中
策划，乘直军陷于不利战局之机，采取行动

反对吴的武力统一政策。所以，冯玉祥于 10
月 22日傍晚自热河向北京返行，夜间于北

京郊外的北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政变方

针。第二天即 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队陆续开
入北京，控制交通、通信机关，囚禁曹锟，发布
停战令，免去吴佩孚的职务。局面由此一新。
由于冯玉祥政变，吴佩孚自天津撤退，

从海路逃至烟台，使日本朝野上下因第二次

直奉战争爆发感到担心的“在满权益的保
持”得以贯彻。
却说当时推测冯政变的原因是“由于吴
仰仗实力冷遇王、冯的私怨”[1]403，但在幕后，
和军部中央保持联系的日本驻外军事机构

暗中参与了政变活动，外务省机构对这种幕

后活动也表示了默许。
据与幕后活动有关系者的回忆资料，勾

勒出活动概貌如下。
首先，最初的活动者，是当时的预备役

陆军大佐、住友合资会社的顾问寺西秀武。
时在日本的寺西 1924年秋来到东京，察觉

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形势变动后，遂闯入位

于银座的大仓组，利用该社的密码电报，通

过大仓组天津支店向段祺瑞发电敦其立即

参加战争。然后直奔奉天。在来华途中的车
上，寺西遇见了奉军第六军副军长吴光新，

遂随同其一起访问了张作霖，劝说张同段合

作。寺西马上又跑到天津，拟指使冯倒戈的
计划。当时段在天津租界，“政变费用由段写
信向张申请，在天津领取”[2]807。
“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僵持之际，段一再向
张提议，用一百万日元能收买冯、胡和孙，出
钱就能扳倒吴。”[2]900这是不是寺西劝说的作
用不详，听到这种提议的张作霖顾问松井七

夫大佐，“因为张出钱不痛快，和杨宇霆商量
后，某一天跟随阪东末三顾问，在密室访问了

张，同其畅谈说‘花百万日元取得战争胜利，
没有这样的便宜事，如果不能成功，就当百万

日元打水漂儿了，不好吗’，这样张也勉强同
意了”。因为张希望这笔钱由日本人送到，杨
劝说也不改变主意，当天遂决定由日本人出

钱，由松井送到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吉冈

显作处。由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长天野悌二通
过吉冈司令官再由段交给冯[2]901。将百万日元
直接送到冯玉祥处的是冯的军事顾问松室孝

良少佐和王乃模、段祺树三人[3]。
但在冯玉祥侧直接推动其发动政变的

却是土肥原贤二中佐[4]832。而土肥原是由坂
西利八郎中将推荐，同坂西中将一同于

1924 年 9 月担任中国大总统府军事顾问

的。由于参谋本部对土肥原的意见是暂以正
式应聘处理，供职参谋本部在中国工作[5]，故

土肥原同坂西的关系极亲密。时有情报传到
阪西处：“当时大总统曹锟为保其地位由秘
书长王兰亭、顾维钧等策划请求美国援助。”
“而且抄写了作为证据的文件，但因为文件
出处写错，所以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对日

本来说是重大问题，土肥原将此文件给黄郛

看，敦促其打乱计划。”“此时锐意革新的黄
郛决定劝说冯玉祥使其谋反，下决心采取打

垮曹锟的手段。”作为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
的黄郛“将此文件提到内阁会议上，会议一
结束马上奔高丽宫冯的住处敦促其崛起。据
说冯也犹豫不决，黄有一天晚上在冯处住下

劝说冯并拟定了攻入北京城时张贴的告示

草案，在印好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才坐车返

回北京”。据说由于黄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行事，当曹锟感到异常时已经是政变那

天早晨即 10月 23日上午九点左右[4]832。
再有，日本驻中国现地军事机关参与这

个政变计划，军部上层应该是知晓的。宇垣
陆相也好，上原元帅也好，不仅知晓，而且据

说还鼓励完成这种活动。在宇垣日记中有如
下记载：“……日本以自重的态度和坚定的
决心观望当前形势的推移伺机进行调停。那
是为了在双方均势未完全打破前，使日本在

满洲的立场更加巩固，所以对现在的权力者

张作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当的支持

（两军在山海关对峙初期的感情）。在以上的
考虑下，政治家、实业家、政党等也在活动，
在决战之际背地里给予相当支持的结果是

其后局面的展开。……”[6]42

而且上原传记中有如下记载：“……元帅
从国防国策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不应该断然放

弃满洲，提拔陆军少将林

弥三吉就任我北京公使馆

武官，对其密授使命，使其

临机措置。第二次直奉战
争胜败变化，以常胜军自

夸的吴佩孚一败涂地，张

作霖得保全其地位，全在

于元帅的暗筹默算。”[7]278

林武官具体的如何

完成任务，尚不明了，同

样的在上原传记中有，

“冯玉祥断然决定从内部
呼应奉军，是由于林少将

的奇策妙筹极好地策动

了冯玉祥，因此冯的态度发生转折性的变

化”[7]279。而且从林弥三吉少将本人如下的叙
述中能看到是怎样的活动：“第二次直奉战
争时如我方所想，第一，为了防止外国势力

进入我国防重要根据地满洲，第二，为了维

护我满蒙既得利益，而采取措施，由于我国

文武两方面驻外机构的合作，巧妙高明地

达到了目的。”[8]61另外，作为外务省驻外机
构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项工作的证据是：

“直军败退，最后胜利归于奉军，当时驻北
京全权公使芳泽谦吉立即赶来，对林弥三

吉少将说‘妙！妙！’祝贺其成功。”[7]278却说
冯玉祥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入日本外务省是

前述 10月 23日的傍晚。当天阁僚们正出席
在永田町首相官邸从下午五点半召开的关

西实业家招待会。外务省给临席的币原外相
打来电话说，冯玉祥的军队进入北京，接着

吴佩孚的军队从天津方面撤退[9]102。
于是币原外相请求加藤首相，在招待会

终了后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宇垣陆相因病未
出席招待会，也赶来参加内阁会议。推测宇垣
陆相或许在府中暗中等待政变消息的传来。
在内阁会议中，币原外相报告了从北京发来

的电报，内容如下：在阁僚各位的关照下，因

此政变可不必担心满洲遭受战祸。此前还主
张援助张作霖的高桥是清农商务相，大喜道：

“因为你的努力，日本得救了。如果像我们主
张的那样，秘密援助张作霖，会陷入困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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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面对各国，我们将陷入进退两难……”希
望同币原外相和解[9]103。不过，通过此番言论
不能了解政变是军部机构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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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乾祐年间(948—
950)。仵作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自
然产生的一种社会职业，有些仵工因官府验

尸的需要被聘入官府供职，成了府衙内的差

役，称之为“仵作行人”或“仵作”或“行人”[1]429，
这种“官制仵作”的称谓在宋代的《洗冤集录》
及其前其后众多的法医、侦查、审判的著作中
都有记录。据《洗冤集录》所载，仵作参与检尸
的主要任务是搬运、清洗尸体和在验尸官指
令下向在场群众报告伤损状况。仵作《辞海》
中释为：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检验刑
伤之人。《清公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动
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

往验看。清《六部成语注解·刑部》：“仵作，验
尸之男役也。”以上均指的是“官制仵作”。“民
间仵作”极少见诸文字。
从仵作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仵作的

发展一直是有两条线，一条是官府中的“官
制仵作”，另一条是“民间仵作”，可以将“官
制仵作”看做“民间仵作”的一条支线。1907
年《大清新刑律》的相关规定结束了沿袭千
余年的“官制仵作”“验尸”历史[2]66。但这也只
是结束了在官衙中任职的“仵作”的历史使
命。“民间仵作”却从未消失过，他们一直活
跃在中国人十分敬畏的丧葬习俗之中，直至

现在，很多地方仍然活跃着仵作的身影。由
于“官制仵作”的验尸、查伤、“民间仵作”的
处理丧葬事宜，都与尸体密切相关，所以人

们自然而然地将仵作与法医画了等号，并将

对尸体的敬畏、恐惧、恶心的认知顺其自然
地就转移到了“仵作”的身上。
民间中的仵作，其实就是搬运尸体的工

人，所以也称为“仵工”、“仵作佬”，这与受征
入府当衙役的仵作是两回事。民间中的仵工
的工作十分繁多。尸体的整个处理过程都由
仵工来完成。一般来说，由于受“死者为大”
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仵工对尸体都是十分尊

重的，因为他们也相信人有来世，有轮回报

应。尸体的整个处理过程不同的地域、不同
的民族也不尽相同。
在岭南丧葬民俗中“大殓”俗称“入棺”。

大殓宜先择定吉日。古时有三日入殓分礼法。
三日而后殓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
不生矣。至今民间仍沿此俗。通常三日，早的
有一日，迟的有五日、七日。这与天气冷热和
择日有关。大殓有专习此业的仵工，善理尸体
事宜。给死者按闭眼；给死者穿衣；“钓金鱼”；
“死在夫前一枝花”；“分梳”；“扯富”；“送苦”
等，这些习俗，仵工已是烂熟于心、轻车熟路。
丧家在处理丧事时对仵工也是多有倚重。
在旧时绍兴丧葬礼仪繁琐，死者入棺

时，须由长子捧头，幼子抬脚，仵工以广藤或

竹篾提举遗体腰部，抬放入棺。仵作靠自己
的双手吃饭，原本也应受人尊敬，但当仵作

的这双手，什么男尸女尸都得验，朽骨烂肠

都得摸，当年根本就没有什么胶皮手套之类

可以隔绝肮脏腥臭，因此仵作出门，连街上

的狗都会因为闻到异味而冲他的那双手“汪
汪”几声。仵作干的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被认为是“贱役”中的“贱役”，官府衙门、幕
僚属吏、市井百姓对仵作是明敬暗鄙，“哪怕
是穷得当掉了裤子，也不屑于来抢仵作的这

碗饭吃的”。更有一些“仵作”利用丧家处理
丧事的特殊心理强取豪夺，也使得本就不好

的名声更让人鄙夷。
明代天津由于丧礼逐渐奢靡起来，从事

“白事”的仵工、扛具、吹手和扎纸人的，他们
都按照各自所在区域，划分疆界，遇到哪家有

丧事，不论贫富，都要去勒索，抬高价钱。一旦
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找碴儿滋事。富贵人家
倒还好说，贫苦人家，一旦家中有了丧事，活

人都难以维生，丧礼更无从应付。久而久之，
操纵丧礼的这些行业成了天津城的公害。奢
靡之风日盛，仵作大赚其钱，百姓苦不堪言。
这种陋俗从明朝

到清初愈演愈烈，

以至于官府不得

不采取措施进行

治理，规定“凡遇
有丧之家所需仵

作、扛具及吹手、
纸扎等项，毋论是

何地方，务要听从民便，不许仍前把持，恣意

刁掯”，违者将重罚。但谁家有个“白事”，依然
少不了这些仵工们。而且，愈到清后期，天津
丧礼的奢靡之风愈烈。就连一些贫苦人家办
起丧礼来，也是狠下血本，弄得景象跟大户人

家差不多。仵工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在粤港等地有俗语云：三行佬的口，仵

作佬的手。你不会是我的敌手！来比喻一个
人的口舌利索、骂人的本事大，身体强壮、打
架的功夫强，可见由于仵作动手检验尸体的

现实，人们将其与暴戾之气结合了起来。在
我国潮汕地区，女人骂孩子“脚手多”，乱动
东西，说是“仵作脚手”，这是由于仵作在检
验尸体时需要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察看尸
体，仵工脚手自然也就不能消停了。同时也
说明仵工这一行业在民间的广泛存在，与老

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从事者多为男

性，仵工似乎专指男性仵工。
在中国古代由于中国人对性别的敏感，

“男女授受不亲”，对待命案现场的女性尸体
一般由稳婆来进行检验。稳婆主要从事民间
接生，或受衙门支配内廷选奶口，或协助选

妃等事务。由稳婆协助检验女尸，当然就属
于官衙的事情了。实际上稳婆从事的检验女
尸的工作就是仵作的工作范围，只不过对象

的性别有别罢了。
由于“仵作”从事的都是一般人不屑一

顾的处理尸体的工作，常人怕沾染暴戾之

气，常常是避而远之，加之从事“仵作”工作
的人员文化水平很低，仵工的存在迎合了一

些农村地区的落后习俗，所以村民只要有人

家办丧事，都会找仵工。有时候，在比较危险
的地方如河里、山崖下有尸体的话，村里人
也通知仵工去收尸。久而久之，仵工成了不
可或缺的另类人物。有的人则认为“仵作”身
上煞气重，可以驱鬼避邪。一些非常顽皮和
经常得病的孩子的父母竟带着孩子认“仵

作”做干爹，觉得这样就可以沾
上“煞气”，一可以镇邪气，二可
以驱病魔消灾。这种习俗与中国
人特有的禁忌相适应。
由于仵工这种行业的垄断，

加之国人对死者的尊重，民间素

有购买丧葬用品不得讲价的习

俗，使得仵工借丧葬之名，行索

民间古代“法医”———仵作 □ 王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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